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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珠】

夏大爷和他的

锅饼铺、茶水炉

□韩孝义

1952年春节过后，济南三中
初中部招生，我报名参加考试并
有幸被录取，由齐河农村来到济
南，住在天桥区韩家窑街。上学来
回路过夏大爷的锅饼铺，扑鼻的
锅饼香味让我直咽吐沫。

夏大爷名叫夏宪斌，为人老
实厚道，经营讲求质量。他做的一
手特厚锅饼令人叫好，很能招揽
顾客。锅饼的特点是饼厚四五厘
米，相当于当今市售锅饼的两个
厚；外皮黄褐不焦煳、内瓤细白分
层；芝麻散布均匀不易掉落，口感
香酥有嚼头；吃到嘴里不粘口牙，
越嚼越香甜、吃了还想吃。

我至今不忘，那时我住的胡
同里，天天摆满地排车、双轮推
车、扁担箩筐，那是匡山、黄岗村
的农民兄弟，每天黎明时刻，推着
堆满豆芽的车、肩挑装满面条的
箩筐，他们走堤口、过黄屯，穿过
宝华街、官扎营……沿街叫卖。之
后，不管手里的货是否卖完，都赶
到夏大爷的锅饼铺去吃早饭、歇
脚。

夏大爷做锅饼的方法独特，
尤其压面工序很有特点,和面之前
水、面都先过秤，配比适当。所用
面板是一个厚实的墩板。墩板的
一侧站人，对面竖立一个和他臀
高差不多的牢固木桩，木桩顶部
有一个直径十厘米左右的圆孔，
压面杖的一端插入此孔。压面杖
是一根长约一米、直径六七厘米
的坚硬、光滑的木棒。压面时，把
和好的面团放在墩板上，压面杖
压在面团上，用身体的左（或右）
大腿和臀部合力向外下方挤压面
杖，面杖擀压面团，同时一只手翻
动面团、另一只手握住面杖。每挤
压一次，发出像砸蜂窝煤样的声
响。干起活来响声不断，很有节
奏，老远都能听到。压好的面团柔
韧、有弹性。每压好一团面都累得
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久而久之，
大腿和臀部磨起茧皮，长期劳作
致其弯腰驼背，让人看了很是心
疼。

那时，济南解放不久，居民的
生活都很简单。为了喝水、吃饭，
大都在自己的住房门外或窗下、
墙角等不影响别人的地方，用砖
块、泥土砌一个露天灶台，或用破
旧搪瓷盆做一个简易炉灶烧水、
做饭。每天引柴点火，浓烟滚滚、
刺鼻呛眼，雨雪天气更是麻烦。因
此附近的居民大都提着暖水瓶到
大爷的茶水炉买水喝，收费合理，
很受欢迎。

大爷的老伴因病长年不敢出
门，纤弱的身体不禁风寒，无力帮
家庭，也无钱雇外工。做饼的活儿
由大爷一人承担，其他家务靠两
个女儿去做。大爷的大女儿从小
到大一天学也没上，天天拉着风
箱烧开水。早上买水的人多，忙起
来经常吃不上早饭。特制的风箱
又高又长，只好站着两手抱着风
箱拉杆使劲推拉。到了夏天用水
又多，累得她腰酸背痛，浑身浸透
汗渍，煤灰、烟熏沾染面容，让人
看了很是同情。后来，这位大姐进
了识字班，学了文化，当了我们的
街道干部。

解放初期，街道上的自来水
供应点少且分布不均，居民吃水
要挑着水桶到几十米外甚至更远
的供水点买水。为了老、弱、病、残
和无力挑水的人家吃水、用水，大
爷把大号汽油桶安在地排车上，
改装成拉水车，趁大家上班、上学
的时间，抽空到供水点交钱装满
水，按照约定的日期上门送水。收
费合理、从不误事。这件事当时没
有人去想、去做，也挣不到几个
钱，但它体现了大爷勤劳、质朴、
为弱势人群着想的慈善心肠，实
属难能可贵、令人敬佩，更是让我
终生难忘。

荷一样活着
这个城市处处流淌着清

泉，她的市花是荷花。
泉水滋养的荷花，格外清

新脱俗。荷的内心是强大的，一
茎一花。然而，荷天性又是合群
的，总是成群结队地站在一起。
一同栉风，一块沐雨。

荷花盛开时很是硕大，花
瓣简洁而优美。我一直好奇，究
竟有多大的底气、多深的积蓄、
多充沛的活力，才能绽放得这
样庄严、这样盛大、这样无忌。
荷生在水中，可望而不可即。然
而，她给人的感觉却并不神秘。
荷花的香气淡淡的，随微风从
湖面徐徐飘来，又轻轻飘去。

花与人，总有着玄妙的相
似。喜欢梅的人，是孤傲的；喜
欢菊的人，是清高的；喜欢郁金
香的人，是优雅的；喜欢小苍兰
的人，是清纯的。而喜欢荷的
人，必是自信大方、天然去雕饰
的，同时也是最潇洒豁达的。愁
苦哀怨、患得患失，从来与荷绝

缘。凋谢的花瓣儿，宛若一只只
轻巧的小船儿，在水面无忧无
虑地游弋，不像陆地上的花儿，
被雨打风吹时总有说不出的凄
迷彷徨。这或许是由于荷生水
中，水的淡泊、自在、随遇而安，
水 的 从 容 、流 畅 、不 自 我 设
限……诸般特性，都毫无保留
地赠予了荷。

秋天是个容易让人伤感的
季节。尤其是晚秋，寒凉的气
温，哀怨的风声，衰飒的景物，
轮番酝酿凄恻哀愁，李商隐惆
怅：“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
荷听雨声”，那是李商隐的感
受，而不是荷的。 也有歌唱秋
光好的，比如生长在荷乡的李
清照，荷一样的女子。她的《怨
王孙》是这样写的：“湖上风来
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
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
好。莲子已成荷叶老，清露洗、
苹花汀草。眠沙鸥鹭不回头，似
也恨、人归早。”烟波浩渺，荷花

飘零，年轻的女词人身临此境，
却心旷神怡，觉得眼前这水光
山色如此亲切美好。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晚
秋，在她眼中是这样明朗欢快。
莲子荷叶，端然是两代人。莲子
初初长成，荷叶开始苍老……
在她眼里，这是自自然然的规
律，甚至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后来国破家亡，一代才女流落
江南。在“伤心枕上三更雨”的
无眠之夜，多少次她回忆起家
乡的荷花，以及那个和荷花一
样率真、美好的自己：“常记溪
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
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
渡？惊起一滩鸥鹭。”一个天真
烂漫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绝
无寻常贵族小姐的娇羞，而是
一派潇洒俊逸的自然风标。

如今泉城的趵突泉公园
里，有李清照纪念堂，郭沫若先
生说：“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
居在垂杨深处。”历下自古多

柳，郭老的联想是有道理的，也
颇有诗意。这个公园里，到处是
如少女发丝般流泻纷披的翠
柳，让人心生怜爱。微感遗憾的
是，纪念堂周围没有荷花，这可
是清照当年最爱的花呢。好在
不远处的大明湖里生长着200

亩清荷，盛夏时节，竞相绽放，
守望着才女的诗魂时时“兴尽
晚回舟”。

这里的人们，爱荷成癖。每
年的荷花节，万人空巷，去大明
湖赏荷。

利万物而不争，养众生而
无我，是水性，亦是荷性。荷全
身都是宝，既可食用，又是宝贵
的药材。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喜
欢品荷花茶、喝荷叶粥、吃白莲
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与
荷为邻、以荷为生的人，渐渐，
与荷模糊了界限：自然、大方、
清新，善良、洒脱、纯真。他们的
言谈笑语，闻得见荷的香气。

荷一样活着。

□赵海菱

最早的自来水塔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经
七路纬四路北首路东有一个大
院，院内矗立着一座济南市最
早 、最 高 的 自 来 水 塔 ，建于
1935—1936年，塔高35米。当年
是德国四兄弟为附近别墅所建
的供水设施，后来被济南自来
水公司收归国有。当地居民称
之为水楼子，因解放初期周围
没有高大建筑，多年来水楼子
便成了有名的地标。朋友见面
常常会问：“你在哪里住啊？”答
曰：“我住在水楼子那边！”

那时，站在英雄山上向这
里眺望，圆柱塔斗笠顶的雄伟
身影一览无余，上饰圆球状的
避雷针直刺蓝天，下班归来的
居民和放学的学生，远远地就
能望见它的矫健身影，立时就
有到家的亲切感觉。这座水塔
附近自东向西有大纬二路、小
纬二路、小纬三路、东安菜市场
街(附近居民叫新安菜市场)、纬
四路，这些街道北和经七路相
交，南与建国小经三路衔接。此
外，经七路这段沿街路南还有
同心里、公义里、树名里、珍珠
里等7条胡同。纬四路的北头有
一条斜马路，东北走向和经六
路相交。

开埠后，由于该片土地年
租金低廉(每亩仅十元)且环境
幽静，洋人(特别是德国人)在小
纬二路(北段)、经七路北侧与斜
马路之间三角区域内，建了一
些德式二层小楼，建筑坚固而
美观，至今仍为机关单位使用。

这一片区，早年间是古历
城的郊野，济南开辟商埠后为
商埠南缘，经七路是通达长清
的大道。经七路小纬二路的北
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仁爱街，
街两侧散布着诸多小胡同，胡
同里有大小不等的许多独立院
落，多住着达官富商。如西头路
北永善里18号，就曾经住着一
位薛氏老太，在民初与济南清
末举人王讷同为同盟会会员，
曾受到孙中山先生接见。小纬
三路也是民宅聚居的街道，记
得我弟弟幼时和小伙伴们到路

西北数第三个黑大门里去玩，
不知成熟的无花果可食，竟然
摘下了青青的石榴，结果一尝，
伸着涩涩的舌头跑掉了……

记忆中的小商铺

1961年，因市委需要建立院
墙，路西人家拆迁，街面变窄
了，只有路东住有居民。所以叫
小纬三路，是为了与经六路上
的纬三路有别。此街北头与经
七路之间有一小块狭长空地，
见证了该街原来的宽度，人们
常在此学骑自行车或下象棋
等。路西有一个矮小的二层楼，
住着李姓老两口，男的以穿棕
床为业，人称“床箅子李”，他的
南邻是馍馍铺，掌柜的姓张，都
习惯叫他馍馍张。再往南不远
处有一家柴火铺，男人姓尹，他
的儿子考取了哈尔滨航空军事
学校，曾经成为邻居家长教育
孩子的楷模。

经七路自大纬二路至纬四
路之间，有不少机关驻地，商业
店铺不多，记得有馍馍铺两家；
颜家、郝家、房家杂货铺、小点
心加工铺四家；院内与临街有
三家裁缝铺；此外，还有一家小
机械加工作坊、茶水炉、鞋铺、
小中药铺、地排车店等。纬四路
北头东、西拐角处各有一家粥
铺，路北有一家豆汁店。路东粥
铺的掌柜嗓音洪亮，每天早晨
高喊：“喝粥！”这声音沧桑而悠
远，成为周围居民的定时闹钟。

纬四路北段 (经一路至经
七路 )，于1 9 0 4年 (清光绪三十
年 )开辟商埠时兴建，南段 (经
七路以南)于日伪时期建成。曾
命名为民西二路，解放前夕改
称纬四路。马路两侧多为平房
民宅。

建国小经三路开埠后曾名
兴亚北四路，解放后改称建国
小经三路。其北侧是一片安徽、
肥城籍居民墓地，北至经七
路，东至小纬三路，西抵东安
菜市场，当地居民称之为安徽
义地。这一带树林密布，绿荫
遮天，鸟雀鸣啭，点缀着稀落
的荒冢，不时会有野兔、黄鼠狼
等小动物出没其间。附近居民

与行人，为图便捷，经常往来穿
过义地，此处便走出了一条路，
成为经七路与建国小经三路的
南北林间要道。记得当年有人
迁坟，出墓的是一位身着蓝色
丝绸的老妪，面目与服色颇为
新鲜，但时过不久，在风中化为
灰烬。所以人少时，妇女和孩子
由于胆怯，宁可绕道远行，不敢
在此经过。

1980年水塔逝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墓
地迁移。济南市建筑公司在北
面盖起了一座办公小楼，南侧
大片空地作为公司的材料厂。
西南角的东安菜市场，经营蔬
菜、肉禽、粮油副食品，满足了
周围居民的生活需要。1959年10

月至1960年12月，济南市委在此
建起了高35米的办公大楼，其
地面高度与建筑体量，当年在
济南市乃至山东省新建办公大
楼中位居第一，继水楼子之后，
成为首屈一指的最新地面标志
性建筑物。

位于市委西北角的水楼
子，于1980年8月被自来水公司
拆除，建起了单位宿舍楼。这座
韩复榘时代修建的十万吨级的
给水塔悄然逝去，许多业内人
士和老济南人感到十分惋惜。
幸好它的兄弟塔——— 铁路大厂
内“谷仓斗笠”给水塔保存完
好，塔高30米，直径约10米，建于
1910年，外观与纬四路水楼子相
仿，可见证那段自来水给水历
史，并充分展示建筑与艺术的
完美结合。

水楼子及附近的街道

【老地标】

□王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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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站在英雄山上向这里眺望，圆柱塔斗笠顶的雄伟身影一览无余，上饰圆球状的避雷针直
刺蓝天，下班归来的市民和放学的学生，远远地就能望见它的矫健身影，立时就有到家的亲切感
觉。因解放初期周围没有高大建筑，多年来水楼子便成了有名的地标。朋友见面常常会问：“你在
哪里住啊？”答曰：“我住在水楼子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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